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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帕图瑞斯是扶轮

社的成员。几年前我应邀到他
所在的俱乐部办讲座，他头一
次了解我的工作。有一天我们
一起吃午饭，我详细告诉他，
高血压和肥胖症是慢性脱水
引起的。他接受了我的建议，
开始增加日常饮水量，还说服

他太太也这样做。请注意，两
封信全都提到了增加饮水量
对减轻哮喘和过敏症的效用。

瓦特·伯迈斯特中校也
发现水有降压作用。他同意
将自己的信公之于众。大家
会读到，他摆脱了药物，让自

己刺激巴特曼体内的天然机
制调整血压。

既然水是天然的利尿
剂，为什么有些博雅的聪明
之士却坚持用化学药物排除

肾里的水分？我认为，这是疏
忽大意造成的。这种处置方

法必然会损害肾脏，最终损
害心脏，应当弃而不用。

我的同行仍然在使用利
尿剂治疗高血压，他们很可能
会因疏忽和茫然遭到病人的
起诉。本书提供的信息足以让
患者看清，用利尿剂治疗“高

血压”是一种愚蠢的办法，只
会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伤害。
1995年2月吸烟者们联合起
来起诉烟草工业，这个案例
应当让医学界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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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将自己的日程安排

得很满，这种日程足以让许多
人疲惫不堪。6月，他乘自己
的私人飞机飞往格拉茨，出席
一个健美运动博物馆的开馆
仪式，这个博物馆为了向他表
示敬意而建，位于新命名的施
瓦辛格露天运动场下面的体

育馆里。他所要做的不过是站
在那里观看那些自制的训练
器材，30年前他就是用这些
土法上马的器材进行训练。

世界各地的名誉都在向
他招手。10月，他乘飞机飞往
都柏林，去那里为最新一家好

莱坞星球酒店揭幕，他在那里
的圣史蒂文格林受到大约
2000名爱尔兰影迷的欢迎。
他是威森塔尔中心和宽容博
物馆的热心募捐者。他是棕榈
滩晚宴上的荣誉嘉宾，能为耶
路撒冷的宽容博物馆筹集几

百万美元。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

阿诺就监管着可能远远超出
1亿美元的财富。他仍然没有
任何专业人士帮助他打理这
些复杂的投资，这占据了他大
把的时间，和他用在事业上的

时间比例不相称。他决定聘保
罗·瓦赫特帮他处理他的资产
和投资。瓦赫特是一名在哥伦
比亚大学接受过训练的律师，
不但拥有令阿诺赞赏的常春
藤学校的文凭，而且还是他多
年的好友，他和他在一起很惬

意。“人们说：‘跟朋友一起做
生意要小心’。”瓦赫特说，
“但是和阿诺合作比我想象
的要容易，也比我想象的更有
趣。”

阿诺主要投资不动产，然
而瓦赫特律师引导他进入了

股市和其他一些复杂的投资
领域，其中包括一架租借给新

加坡航空公司的 747客机。
瓦赫特还为其他几位富有的

委托人提供服务，他干得相当
成功和果断。“我对阿诺说，
他应该有一家公司。”瓦赫特
说，“他说：‘如果我办一家公
司，人们会觉得你不独立，你
就会一段时间里很难找到客
户。’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证明阿诺的精明，这种精
明我还不一定看得出来。”

瓦赫特还照看阿诺的慈
善捐款。“我在打理生意过程
中，可以看到人们捐赠出了什

么。”经纪人瓦赫特说，“他肯
定属于最慷慨的那部分人。例

如，他是 9·11之后第一批捐
赠人之一。他在第二天捐出了
100万美元。”

多数政治家都经常用到

朋友这个词，他们用得如此
频繁，是因为他们几乎没有
真正的朋友。许多名人也是
如此，他们把这个术语放在
从属和辅助的位置上。阿诺
则不同，他总能为他的朋友
们挤出时间。

吉姆·洛里默退休了，他
曾一周工作七天，举办一年一
度的阿诺健美锦标赛。1998
年2月，洛里默获得了大哥伦
布好客奖的时候，阿诺准备了
一盘录像，在大哥伦布代表大
会和观光旅游局的年度大会

上，向650名来宾播放。
洛里默事先不知道有这盘

录像，他站在演讲台前看着屏
幕。“对这个人你能说些什么
呢？”阿诺在这盘拍摄于圣莫尼
卡办公室的录像中问道，“他热
爱健美。他的训练比我所知道
的任何人都刻苦。所有的健美
运动员都喜欢他，因为他这么

多年来一直在推广健美运动。
21年来，他一直都在哥伦布市
和俄亥俄州为这项健美锦标赛
操劳。他热爱他的家人，他是一
个了不起的家庭男人，他是一
个伟大的……等一下……对不
起，我是在说我自己。”

听众们哄堂大笑，屏幕上
的录像在继续播放。“但是让
我来告诉你。他真的是我所认
识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我
想祝贺你，我想谢谢你做了我
最好的朋友和搭档，我很快就
会去看你。”

他的朋友抽出时间来录
这盘录像，洛里默被感动了。
虽然阿诺总爱开玩笑，但他始
终对朋友非常慷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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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放心不下，说什么

也要回去看看。小姨没有反
对，她先带我去西客站买票，
再把我送回家去收拾东西。下
了火车，我就往医院赶去。

匆匆赶到病房，正在打点
滴的老爸见我突然闯来吓一
大跳。老爸喜出望外，一只手

拉着我说，又没什么大不了的
事情，干吗要兴师动众呢。

当然要兴师动众，谁让你

是我老爸呀。快让我看看。我仔
细端详了一下，这才发现老爸
的气色非常差，整个人有气无
力，手也很烫，摸摸脑门，像在
发烧的样子。我有些着急，还说
没事呢，你看你都发烧了。

老妈悄无声息地进来，手

里拿着刚洗过的碗筷，她见到
我一下也愣住了，恬恬，你怎
么在这儿？

我回头叫了声妈。要在平
时早扑过去跟她撒娇了，但今
天却没这个心情，接着埋怨，
我爸住院，他瞒着不告诉我，

你怎么也瞒着我呀。
老妈急忙看老爸一眼，多

少有些心虚。老爸抢着说，好
了，都是爸不好，是我不让你妈
告诉你的。嗨，其实你爸也没什
么大事，就是普通的血管瘤。

血管瘤？血管瘤是怎么回
事？我忙问，真的没事吗？老妈
点点头。

接下来几天，我每天下午
去医院探视。老爸似乎在慢慢
好转，高烧也退了，恶心和呕
吐的症状开始渐渐消失，就是
脸色依旧不好。他逼我尽快回
北京去上班，说自己没事。我
拗不过他的固执，只好买了返

程车票。
临走那天，老妈特意去车

站送我。一路上我心事重重，
犹豫着到底要不要把婚礼取
消的事情告诉老妈。在月台等

车的时候，老妈突然开了口，
恬恬，你马上要走了，有件事

我不得不告诉你。你爸他，他
得的不是普通的血管瘤，他是
……晚期肝癌。

什么？！我惊叫了起来。我
心急如焚，第一反应是不走
了。老妈一把抓住我说，你知
道你爸最后的心愿吗？他就想

看到你穿上婚纱，就想看到你
光彩照人地出现在婚礼上，就
想把你郑重其事交给方立民。
要知道，你爸他就是爬也要爬
到北京去参加你们的婚礼，这
是他唯一的愿望，也是他一生

中最后能做的一件对他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的时

间不多了。你要是因为他留下
不走，你爸他不会答应的。

泪水不知怎么就滚了出
来。火车到达北京是第二天上
午，我连行李都没放，立刻坐
车赶到方立民的公司，打电话
告诉他我在楼下。方立民正在

开会，他压低声音让我先到楼
下的星巴克去等着，说开完会
就过来。

我买了一杯咖啡坐下，只
觉得自己心跳诡异，那是一种
既慌乱又无助、既担心又决绝
的感觉。方立民进来的时候我

还在发愣，他走到我面前坐下
说，你回来了？我回过神来点
了点头。他看了一下表说，我
马上还要开会，只能在这儿呆
一会儿。你爸好点没有，出院
了吗？

我稍微犹豫了一下，方立

民，我想求你一件事。
说吧，只要我能做得到。
据说飞机发生故障临时

迫降，旅客必须由安全门跳出
机舱，那时候想跳也得跳，不
想跳也得跳，由不得自己。现
在我的处境跟迫降一样由不

得自己，只能眼一闭心一横
说，我想求你跟我结婚。

能感到方立民微微一愣，

我没管这些低着头继续说，我
知道你现在还没有做好结婚的
思想准备，这样求你是强人所
难。但这不是为了我，是为我
爸。我爸他得了肝癌，已经到了
晚期，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他最
后的心愿就是想看到我穿上婚

纱，看到我幸福美满地嫁给你。
方立民，过去我没有求过你，今
后也不会再求了，但这一次例
外。我们可以不去登记，只求你
把这个仪式……

恬恬，你别说了。方立民
立刻打断了我的话，我答应跟

你结婚。

^_`

这件事将我的情绪败坏

得一塌糊涂，我恨不得冲到办
公楼去将吴大德暴打一顿。但
是我能打一个市委副书记吗？
显然不能。于是我只好回家打
老婆了。我抓起那条儿子小时
候专用的红色塑料板凳，狠狠
地朝老婆王志红砸过去。小板

凳砸在了王志红墩实的肩膀
上。红色的塑料碎片立即撒了
一地。傻了眼的老婆直愣愣地
瞪着我。

我冲她叫：“看什么看，你

这蠢婆娘，打都打不聪明！”
蠢婆娘王志红也不反

驳，眨巴眨巴眼睛，将一个矿
泉水瓶子塞进我手里说：
“如果打我能让你心里舒服
一些，你就继续打吧！”

她说得那样的真诚，一

点没有揶揄的意思，我于是
下不了手了，热辣辣的泪突
然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情绪坏透了，不想去上

班，不想看见吴大德。但我不
得不去上班，我不能不端稳我
的饭碗。市里这一回提拔了一
百多号人，而提拔这么多人都
没我的份，还让我损失八千块
礼金，还要让我老婆受吴大德
的羞辱，也太不公平了吧？

我在办公楼里转了一
圈，又回到我那间休息室，瞟
见我私自安装的监视器，我
的心理马上倾斜了。曾经有
过的念头跳出了脑际，我知
道该怎么做了。

我调出了吴大德与吴晓

露鬼混的录像，从头到尾地看
了一遍。我再次目睹了肥白的
背在吴晓露身上蠕动的情景。
真是惨不忍睹。这样的录像要
是出现在纪检机关的案卷里，
够吴大德喝一壶的。揭露这种
罪孽，我责无旁贷。我反锁了

门，关闭了窗户，又聆听了一

会周边的动静，确定无人窥探
之后，便开始刻录光盘。

刚抓住鼠标点击几下，我

的耳朵发起烧来，似乎被吴晓
露揪了一下。我迟疑了一会，
终于将前面一段所谓的前戏
删除了，只保留了在床上的一
个小片段。毕竟，她是我的初
恋情人，还是手下留情吧。这
样，我刻下的光盘里就只看到

吴大德蠕动的后背、肥硕的四
肢、偶尔侧过来的脸以及吴晓
露翘起的两只小脚，除非当事
人，是分辨不出压在下面的那
个女人是谁的。

光盘刻好之后，我打开
看了一遍，又复制了一份。然

后找了一个信封，用电脑打
上“市纪委举报中心收”，将
光盘放进去封好。不是市委
印制的专用信封，是邮局买
来的那种。然后我小心地将
举报信放在我的皮包的内袋
里，拉上拉链，小心翼翼地走

出门去。
市委大门外就有一个邮

政所，但在这儿寄出是不妥
的，很容易让人猜到是“内
奸”所为。我缩着头，夹着皮
包袖着手，沿着人行道往前
走，直到碰见一个邮筒才止
步。我举起一只手，边理头发
边转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圈，确

定在视线之内无人注意之后，
迅速地掏出那封信，直接往邮
筒里塞。我的头皮发麻，塞了
几次才成功。信在邮筒里落下
去，发出嚓的一声轻响。那声
音如天籁一般美妙。我满意地
拍拍手，心里说，吴大德你就

等着正义的审判吧！然后，大
义凛然地往回走。

我进了一个公共厕所，重

新打开皮包，看见那封信还
在，才放下心来。那信当然还
在，我只是在想象中将它投进
了邮筒。我若真举报，起码也
会向省纪委举报。向同级的纪
检机关举报，不是泥牛入海无
消息，就是惹来报复之祸。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了那
个邮筒，又一次好好地享受了
那个过程。这一次，我不仅让
吴大德颤抖，还让那张原本红
光满面的脸失去了血色———
当然，都是在我的想象之中。

但是，我第三次享受这

个过程的时候，出了个大事
故：那封信不见了。我把皮包
里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底朝
天，也没见到信的踪影。

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
难道真把它寄出去了？


